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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生 是 我 生 命 的 阳 光 ”
“语界忽惊凋巨擘，春风长使忆先生”——— 追记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炜

特约撰稿：李晓璇

2019 年 5 月 11日上午，广州市殡仪馆白云厅，白色的花
圈如云似海、墨书的挽联铺天盖地，上千名中大师生、各界人
士自发从四面八方赶到追悼会现场，来送别一位他们深深敬
重的好老师——— 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李炜教授。

遗像旁边悬挂的主挽联“爱母校，爱师友，遍尝苦辣甜酸，
能受天磨，引吭长歌舒浩气；精语言，精学术，兼擅唱吟念打，
忽惊柱折，奠君清泪到黄泉！”出自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著名学
者黄天骥教授之手，满溢着中山大学的领导、同事们对李炜教
授英才早逝的痛惜之情。

摆放在厅堂正中央的花篮上书的“不屈不挠，亦儒亦侠；
至情至性，如父如兄”，则是六位已毕业的博士生代表全体授
业弟子为恩师献上的挽辞，诉说着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
对李炜教授的深爱与不舍。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近
百家单位发来唁电，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理工学院、高雄
中山大学等港澳台同行不仅高度肯定他的学术成就，更赞誉
他振臂呼吁、积极促进粤港澳及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陕西师
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深切缅怀了李炜教授为
西部高校与广东高校交流所作的学术贡献，盛赞他为人豪迈、
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一身正气。

“语界忽惊凋巨擘，春风长使忆先生”，李炜教授才 59 岁
就溘然长逝，然而他的学问精神、师范风采长留在中山大学的
师生心中。

“语言研究南融北合”

他认为作为一名现代学者，不能躲在象
牙塔里闭门造车，不能只做为自己而做的学
问，而是要做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对后代
有用的学问

李炜教授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黄伯荣先生攻读硕士学
位，进入现代汉语研究领域；后又跟随著名语言学家唐钰明
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将研究视域拓展到汉语的历史演变研
究。

黄伯荣先生作为主编之一的《现代汉语》，被誉为中国文
科教材销售史上的奇迹，历久不衰、畅销多年，为全国多所高
校所选用。在他的晚年有一个心愿，就是将《现代汉语》变得更
为简洁明了、生动有趣，让《现代汉语》能够为 21世纪的中国
学生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而继续发挥作用。

为此，李炜教授与其导师黄伯荣先生开始了合作编写中
大本《现代汉语》的工作。该书从筹备到最终面世，从第一版
到第二版，从编写配套学习资料《<现代汉语>学习参考》，再
到拍摄《现代汉语》微课、《和你一起做作业》微视频……

这一工作从 2009 年一直持续到李炜教授生前的最后一
刻。期间，他和编写组的老师们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
教研室里开了两百多场教材编写和修改讨论会，每个周末都
是吃着盒饭、喝着咖啡，熬过去的。

李炜教授的博士生刘亚男时任中大本《现代汉语》的编写
组秘书，她至今还记得，2012 年春节该书第一版临近出版，为
了书的收尾工作，李炜教授没有回家过年。大年三十当天工作
到傍晚，李炜教授笑着对她说：“妮儿，没有饺子，咱们还是得
吃点面，就吃个泡面，一起过个年吧！”吃着泡面，就着《现代汉
语》的手稿，师徒俩吃得有津有味，那个除夕，也成为刘亚男一
生中最难忘的春节。

2015 年李炜教授第一次患病做完大手术之后，也仍然坚
持参加这一编写工作。

同年，这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被评为国家“十二
五”规划教材，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盲文出
版社出版了它的盲文版。

“哇！想象一下，盲人朋友们用手来感受《现代汉语》、来学
会《现代汉语》，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充满了诗意？同志们，我们
要继续努力啊，编写的语言可不能太艰涩难懂了，我们简明性
的编写原则要注意是连盲人朋友们都能‘摸’懂的简明易懂！”

李炜教授跟编写组的其他七位编委激动地描述他的心情。
为一本教材倾注十年的光阴，千锤百炼、不断打磨，在当

今社会，殊为不易。在他逝世前，还在组织编写团队筹备编写
该书的对外汉语版，为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华友华的汉
语人才而殚精竭虑。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李炜教授敏锐地观察到，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普遍面临着目标国本土汉语职业人才短
缺的瓶颈，而目标国民众对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使用汉语工作
的能力也有着强烈需求，形成一种“双向刚需”。

于是，他从汉语本体研究与教学出发，带领团队全力研发
以顺畅沟通为根本导向，短期见效、实用性强、职业指向明确
的“国际职业汉语培训及评估标准体系”，致力创制基于汉语
本质特征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二语习得理论。

2017 年 8 月，李炜教授主持研发的国际职业汉语培训及
评估标准体系正式通过教育部科技成果评审，这是迄今为止
国内语言学界获得的第一个教育部科技成果。

2018 年 8 月，该项研究又获得了国家语委科研重点项目
的立项。李炜教授曾充满情怀地说：“‘一带一路，汉语铺路’。希
望能够通过为海外运营的中资企业提供本土化运营的语言解

决方案，帮助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筑起一带一路的
汉语服务之桥！”

李炜教授常常对学生说：“要把学问写在大地上。”他认为
作为一名现代学者，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不能只做为
自己而做的学问，而是要做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对后代有
用的学问。

编写《现代汉语》如此，研究神经语言学也是如此。
近几年，他在多年思考汉语多个本质性问题的基础上，对

汉语背后的神经机制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他注意到，罹患失语症与语言认知障碍的人群是一个巨

大的群体，而语言学与神经学科、康复学科的合作，对于这些
患者的语言恢复、语言治疗工作，有着不可预计的作用。于是
成立研究团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喜人成
绩。

2018 年，中山大学批准拨款在中文系成立中山大学神经
语言学教学实验室，他本人担任实验室主任，成立仪式当天他
的致辞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努力用上最先进的进口设备，学会国际上最先进
技术和研究方法，但不能对国外主要基于印欧语的研究思路
亦步亦趋，我们要坚信汉语在本质特征上与印欧语有着重大
的差别，我们要做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是基于汉语的神经语言
学。”

此外，李炜教授对于西北方言中的阿尔泰语化现象也关
注多年，多次带领学生前往兰州多地调研，正在构思写作《兰
州方言语法研究》等揭示语言接触规律的专著。

中山大学周小兵教授听闻李炜教授逝世，含悲写下一
副挽联：“语言研究南融北合，教育无疆海阔天空”，从汉语
本体研究到《现代汉语》教学，从国际职业汉语培训再到基
于汉语的神经语言学，南融北合、海阔天空，李炜教授确实
做到了用一生都在践行他“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的学术理
想。

“琉球在日本，希望琉球学在中国”

他对琉球官话的研究带着强烈的使

命感，体现了一名现代中国学者的国际视

域与家国情怀

2003 年至 2004 年，李炜教授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任客
座教授，归国之际带回了清代琉球官话课本数册。

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官话课本就是清代的琉球
国人为了跟中国往来、学习当时的汉语官话的教材。

李炜教授认为这些教材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中琉关系
史、汉语海外传播史，归国后马上组织团队开展研究，他的第
一个博士生李丹丹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定为《清琉球官话课本
<人中画>语言研究》。

为了更好地收集琉球官话课本的相关研究资料，2007 年
李丹丹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研究生项目前往日本留
学。

在寻找日本合作导师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位是与李炜教
授私交甚笃、学术观点也相近的教授；另一位是与李炜教授不
仅素未谋面，而且学术观点也有差异的教授。

因为后者当时持有的材料与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李丹
丹希望选择后者，然而不免担心老师会反对自己去向持不同
观点的学者学习，因此去系里找李炜教授聊这个问题时，脸憋
得通红还是不敢说出来。

没想到，李炜教授见了李丹丹，居然主动提出：“你去跟
XX 老师学习吧，我们的观点有一些不一样，这样你能够更加
全面地了解琉球官话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她的眼泪刹那间就

冲出了眼眶。
现任暨南大学副教授的李丹丹已经毕业多年，但她至今

记得在出发去日本之际，李炜教授对她的嘱咐：
“日本关于中国学的研究材料确实非常丰富。我希望你去

日本之后，广纳材料、博览群书，既要努力向日本的学者们学
习，也要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学界有一种说法叫‘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日本’，希望有一天，有人说‘琉球在日本，琉球学在中
国’。”

自 2005 年以来，李炜教授的团队陆续发表与琉球官话相
关的论文十数篇，专著两部，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
重大项目各一项，将琉球官话归属为中国南方官话的一种，将
琉球官话这一之前少有中国学者涉猎的研究领域推向前沿，
取得了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他对琉球官话的研究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体现了一名现
代中国学者的国际视域与家国情怀。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
教授评价李炜教授在琉球官话方面的研究是“通绝域方言，成
传世宏作”，李炜教授逝世令人痛惜，“继往遗泽留遐世，从兹
名士少斯人”！

“学生就是我的子女……”

他对所有的学生视若己出，他给许多博
士生的赠言是：“毕业前学术第一，毕业后家
庭第一。”要做一流的学术研究，也要过好幸
福美满的人生

李炜教授没有子女，他常常说：“学生就是我的子女，学生
就是我的生命。”

李炜教授 1985 年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教 34 年，给
历届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生们说：只要你听过他的一堂
课，一次讲座，甚至只是跟他吃过一次饭，就会被他折服，喜欢
并且信赖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

李炜教授讲课生动活泼，把课堂变成舞台，语言极具感染
力，很受大家欢迎。黄天骥先生评价他是“中山大学讲课的一
张王牌”。

作为老师，李炜教授的传道授业解惑不只是在课堂上，更
在课堂之外。边吃边谈的“吃谈”上课方式成为历届学生对他
最深刻的回忆。

从路边的大排档到法国大餐，从学问方法、生活艺术谈到
更广阔的人生，但无论在哪里，无论是美酒、美食还是音乐艺
术，最后都能和语言学完美衔接，都能让学生感悟到人生哲
理。

他说：“文章不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那是在课后，吃着
饭、散着步慢慢谈出来的。”因而，在课堂以外，他的绝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学生。许多学生都记得李炜教
授请过自己吃饭，甚至有时他一请就是一个班、一个年级。

李炜教授喜欢“吃谈”，但从不让学生买单。这是他不容挑
战的规矩。学生们在读期间不能打破规矩，就在毕业后带着礼
物来看望他，这时他却不完全拒绝。

每年在南国荔熟、中秋月圆这两个时节，毕业的学生会给
他送来荔枝和月饼。虽然他自己并不爱吃荔枝和月饼，但因为
有好多在读的学生是从北方来，没怎么吃过荔枝，离开家在中
秋时节特别期盼团圆，所以他都收下这些礼物，转分给同学
们，让同学们都能感受到师姐师兄们的关爱，感受到老师们的
善意。

课堂上的老师是可敬的，传授的是理性的知识；“吃谈”中
老师是可亲的，传递的是生活的力量。这样带着温度的教育方
法，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并形成了更大的影响。

一些学生听了他课堂上讲如何利用语言学知识识破电话

录音中的黑话，来辨别犯罪嫌疑人身份，于是毕业后选择了警
察的职业；毕业后成为教师的学生也沿用李炜教授“吃谈”的方
法，并且贯彻不许学生买单原则，有温度地用人生经历为学生
答疑解惑，影响更多的学生。

李炜教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最牵挂的是学生，最大
的快乐也来自学生。

他的博士生于晓雷第一次到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得到学界
肯定，有位老教授鼓励他说：“晓雷做学问，颇有乃师之风。”

他兴冲冲把这句话转告给李炜教授，李炜教授怕初出茅
庐的博士生骄傲，赶紧当头浇冷水：“那是人家客气，别太当回
事。”随后又补充说：“那中午吃牛肉面奖励你加份肉吧！”后来
过了许久，他才告诉于晓雷，他因为这件事偷偷高兴了好几
天。

李炜教授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更关心他们的生活。有段
时间他的博士生林梦虹由于哮喘引发肺部感染，一场病下来耽
误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她担心老师会批评落下学业。

当林梦虹再次见到李炜教授的时候，发现他最担心的还是
自己的身体健康。尽管事务繁忙，他还是亲自给梦虹联系医生，
让她调理好身体，并安慰她说先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看医生的那天，李炜教授因为前一天连夜工作很晚才休
息，但还是按时赶来，把她郑重地托付给信赖的医生。

他对所有的学生视若己出，他给许多博士生的赠言是：“毕
业前学术第一，毕业后家庭第一。”要做一流的学术研究，也要过
好幸福美满的人生。

李炜教授爱生如子，他爱每一位学生，也不放弃任何一位
学生。每个学生在他心里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他了解其中的
每一个人，尽管每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他对每一位学生的好
也是不一样的，让每位学生都受到重视。

在李炜教授生病住院期间，他的学生自发轮流到医院陪
护照顾。有些已经成家的博士经常带上亲自做的饭菜去看望
老师。只要他身体状态好，都会把饭菜吃完，并且不吝惜他的
赞美：“这是我吃得最好的一顿，吃得最多的一顿，你可千万
不要告诉你其他师姐师妹啊。”学生们听后都十分开心和欣
慰。

在李炜教授去世后学生回忆起来，这才发现他对每个送饭
的学生都说过一样的话。

他的博士生石佩璇回忆起最后一次陪护李炜教授的情况。
那天李炜教授从他喜欢的饭店订来午饭，打开饭菜的一刻，老
师立马跟她说：“赶紧过来，有你最喜欢吃的菜——— 白切鸡，咱们
一起吃。”

那时，李老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的胃口和心情都特
别好。吃完，他动情地说了句：“以后，我只想和我的学生好好吃
白切鸡。”听他这么说，学生不禁伤感。李炜教授感觉这一点，立
马劝慰她：“你放心，过两天转院后，我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会
慢慢站起来，好起来的！要有信心。”

李炜教授既是传道授业的导师，也是无微不至的家长，还
是推心置腹的挚友。就这样，三十四度春秋，他对每一届学生都
报以无限的热情相待，不仅仅把学生当学生，更是当孩子、当家
人、当朋友。只可惜，世事无常，这样一位好老师，被无情的病魔
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李炜教授的好友兼多年工作搭档、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党委书记丘国新如此评价李炜：“虽然表面看起来潇洒粗犷，但
骨子里很有原则、讲政治，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学和科研
工作中。”

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学生，在他看来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
的事，是“比天还大的事”。

在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晚会上，李炜教授作为晚会的艺
术总监专门策划了一个节目，叫作《学生是我生活的阳光》，这，
其实也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写照；而中山大学 2000 级本科
生的那副挽联：“一生最爱，炜哥走好！”则是全体学生们对李炜
教授最真挚的呼唤。

“文章不是在课堂上教出来的，那

是在课后，吃着饭、散着步慢慢谈出来

的。”因而，在课堂以外，他的绝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学生

照顾好自己的每一个学生，在他看

来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比

天还大的事”

“语界忽惊凋巨擘，春风长使忆

先生”，李炜教授才 59 岁就溘然长

逝，然而他的学问精神、师范风采长

留在中山大学的师生心中

▲ 2015 年毕业季,李炜教授在中山大学草地音乐会上为学生演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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